
 散文

顏色  6A	張俊傑

    「紅橙黃綠青藍紫……」母親拿起畫冊，一邊唸出各種顏色，一邊指着七色

彩虹。

    我坐在媽媽身旁，睜開圓圓亮亮的小眼睛，跟隨著媽媽的手指的移動，不時的

點頭，一副聰明慧敏似的樣子。

    「寶寶，記得媽媽教你的東西沒有？」媽媽用溫柔慈祥的聲線問。

    「紅橙黃綠青藍紫，我都背好了，嘻嘻！」可愛的小男孩順著次序，清清楚

楚把彩虹的七種顏色數了出來，然後笑了，他沾沾自喜的模樣，媽媽忍不住的抱

他一抱。

    隨著時間的流逝，當年可愛天真的小男孩，轉眼間，已經長大成一個成年人。

在外表上看起來，跟常人沒有丁點的差別。在平凡的背後，我眼中所看到的世界，

卻是與眾不同。

    如果要你感受一下盲人的生活，你可以閉起雙眼，又或者帶個眼罩。但我告訴

你，我是一個全色色弱的患者。你能感受一下我看錯顏色的滋味嗎？彩虹，我能分

辨七種不同的顏色，但會記錯他們的名字，簡單來說，你把「黃綠青」又或者「藍

紫」調亂了次序，我就無法將它們正確排序。 

    色弱是先天辨色能力出現問題，東方男性每一百人就有八個患有。然而，得到

這個缺陷，不是因為我懶惰，亦不是我頑皮，更不是因為我反叛，而是我的命數。

上天早已安排一切，它與生俱來，我沒法反抗，亦無法逃避，唯一可以做的是逆來

順受。我從小就知道「人可以信命，但不可以認命」。由我出生的一刻，老天爺要

讓我把所有顏色弄個亂七八糟，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。但我不會認命，不會放棄，

不會氣餒。

    中一的一次英文測驗，一根淡紅色的原子筆，令我成為學校近十年來，首位用

紅筆完成整份試卷的學生。結果老師揪了我出來，狠狠的臭罵了一頓，我低下頭邊

哭邊對老師說：「對不起……老師……我分……分不出……」

    從此，筆袋中的每一枝筆都要通過審查。我拿起一枝藍色原子筆：「藍。」媽

媽說：「對。」隨手放進筆袋，再拿起一枝紫色原子筆：「藍。」媽二話不說就把

筆往垃圾桶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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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成集

    記得兒時，未知道自己色弱，受著一連串英雄式電影、電視劇的影響，我的志

願不是要當個英勇的軍人、消防員，就是當個邏輯細密的警察、幹探。那時侯，我

的確滿腦子都是英雄主義。

    可惜，事與願違，長大以後，我明白即使有強健的體魄，機智的頭腦，但只要

過不了辨色檢查，腦海中一個又一個的肥皂泡就會統統幻滅。殘酷的現實告知我的

人生，注定跟任何紀律部隊都談不上半個字，就連一個海關關員的入職要求，也達

不到，更談不上成為一個軍人。我曾經為此失意過。

    不過現在為了尋夢，我像消防員般，要求自己有強健的體魄，軍人當不成，我

就讓自己去打野戰，學習野外求生，從種種的活動中找回自己理想的碎片。

    回頭想想，其實做人處世，要面對的艱難，數之不盡，許多事情根本無法去衡

量公平與否。我當過推銷員，因顏色接近，發錯收據白做了兩天。這對我公平嗎？

世界各地，有人生下來就四肢不全，發育遲緩，他們莫論當什麼消防英雄，連走路

也不成，上天對他們又公平嗎？有時，我會被人不停地問：「這是什麼色？這是什

麼色？」答錯了，換來一番取笑而已。這小小的挫折，如果跟地中海貧血患者相

比，每個晚上捱上六，七小時肚皮針，這又算得上是痛苦嗎？

    有人說過「客觀的事實，須要人用主觀去評論。」透過態度和觀點，事情的好

壞，往往取決於自己。我的色弱是上天給予的，我卻利用它，使新朋友會對我眼中

的世界追問不下，彼此很快就變得熟絡，又或者用幫「眼」這個藉口，找個伴逛街

就變得容易多了。雖然在我的世界，有很多的顏色，我一輩子都分辨不到，認不

出，但我絕不會因為身存缺陷而感到悲哀、可憐。反之，上天沒收了我的顏色，但

我相信，只要憑著樂觀，正面的做人態度，終有一日，我可以為我人生的填色冊塗

上色彩繽紛的每一頁。

教師回饋： 你是一開始已接受了這事實而不再介懷，還是經歷了什麼事故？開首頗吸
引，若加插媽媽教畫彩虹的情節，則可呼應結尾的「人生畫冊」；文章情感
真摯，細膩動人。（冼佩玲老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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